
名家访谈

准准确理解马克思的中国观
*

———访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张允熠

本刊记者

张允熠, 男, 1951 年生, 江苏沛县人, 曾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 中国科技大

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常务执行院长, 中国科技大学哲学教授, 中国科技大学学术委员会和学位委员

会委员, 安徽省哲学学会副会长, 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等职务; 现任上海师范大学哲学

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负责人、 马克思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兼任中国

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 安徽省朱子学会顾问、 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等职务。 出版专著

《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 (1998 年)、 《历史的抉择———中国人为什么要接受马克思主义》 (2016 年)

等; 发表论文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学脉渊承》 (1998 年)、 《马克思主义形成背景中的欧洲文化

传统》 (2012 年)、 《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欧洲深层思想文化背景究探》 (2013 年) 等 100 余篇。 先后独

立承担过 3 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和多项省、 部级社会科学课题, 正在承担国家社科重点项目

1 项、 重大攻关项目子课题 1 项。 曾获省、 部级科研奖励 4 次, 地、 市级 6 次。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革命、 建设和改革的指导思想, 那么, 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对中

国的研究就成为许多中国人关心的问题。 虽然马克思不曾踏上中国的土地, 但他也关注中国问题。
这不仅从保留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的十多篇重要的有关中国的专文和述评中可以发现, 而且

从他与恩格斯的大量通信中也可以读到。 马克思曾提及中国哲学、 孔夫子、 中国的皇帝、 中国的官

吏和中国的劳工, 基于当时欧洲社会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水平, 马克思对清王朝统治下保守落后的

中国社会不乏一些负面的评价和尖锐的批评。 对于这些评价与批评, 我们应该作历史的、 辩证的理

解, 把它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分析。 当前, 中华民族正走在伟大复兴的道路上, 回顾和了解

马克思的中国观, 有着深远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为此, 我们采访了上海师范大学张允熠教授。

一、 马克思眼里的孔子、 中国哲学与文化

银 (采访者简称银, 下同): 张老师, 长期以来, 许多人都想了解马克思对中国的确切看法和

评价, 您在二十多年前就做过这方面的探索, 您能否更具体地谈一下马克思对中国、 中国文化和中

国人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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荫 (被采访者简称荫, 下同): 你提出了一个许多人都想了解的史实问题, 也是一个十分重大

的理论问题。 我们用 “马克思的中国观冶 作为此次访谈的话题是比较适宜的。 因为就 “观冶 而论,
乃是一种最基本的看法, 如 “自然观冶 “宇宙观冶 “世界观冶 等; “观冶 还有另外一层含义, 就是直

观, 就是 “看冶, 既然 “看冶, 就必须能看到一些具体的细节, 而不只是宏观的、 抽象的概述。
十多年前, 我曾经写文章指出, 马克思恩格斯屡屡称中国为 “天朝帝国冶, 说它是人类社会发

展史上的一块 “活的化石冶淤, 是 “僵死不动的东西冶于, “几千年来没有进步冶盂, 等等, 有些用语激

烈而尖锐, 如今的中国人读起来很不是滋味。 殊不知, 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旧中国的真实写照, 其

入木三分的笔法可与鲁迅笔下对旧中国国民性的揭示相比拟, 颇能反映 19 世纪处于衰败深渊里的晚

清中国社会的沉疴垢弊。 但这并不代表马克思对中国的整体性评价, 如果我们能借用这位伟大的无

产阶级革命导师的深邃目光来反观自身, 对于正致力于民族复兴的当代中国和已遍及世界各地的华

人而言, 不无裨益。
银: 马克思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比较关注, 他对儒家创始人孔子究竟是怎样一种看法?
荫: 马克思一生都没有跟中国人直接打过交道, 他和恩格斯并没有关于中国哲学与思想文化的

专著与专论, 但对于当时在欧洲家喻户晓的孔子其人却给予了引人瞩目的关注。 马克思有时喜欢用

“孔夫子冶 一词讥讽或调侃对方。 譬如, 他称英国庸俗经济学家麦克劳德为 “伦敦西蒂区的孔夫

子冶; 当他与年轻时的师友、 青年黑格尔派的左派代表人物、 流亡英国的德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

领袖卢格分道扬镳之后, 他把年长于他 16 岁的卢格也称为 “孔夫子冶。
由于孔夫子 (Konfuiczius) 在德文中的拼写跟 “糊涂虫冶 (Konfuicsius) 只差一个辅音字母, 发

音相同, 故当称呼某人为 “孔夫子冶 时, 就有可能造成一个俏皮的双关语: 第一种意思是承认你有

学问, 可以被尊为学界翘首或思想大师; 第二种意思是说你虽有学问, 但却有点迂腐的学究气, 甚

至稀里糊涂地像个 “糊涂虫冶。 马克思在谈到卢格时, 就运用了这种双关语, 他说: “ (卢格) 作为

流亡者所固有的通病———思想模糊和糊涂的典型代表, 作为他们的孔夫子, 他理应在他们中间为自

己确立显眼的地位。冶榆 本来是两个毫不相关的名词———一个是德语中的固有名词 (糊涂虫), 一个

是对汉语的音译 (孔夫子), 由于拼写和发音的相似, 就把孔子与糊涂虫联系起来了。 因此, 当时

德国学界为了避免这两个词汇的混用, 有时就把 “孔夫子冶 直接称为 “中国人冶。
此外, 对 “孔夫子冶 截然相反的两种评价, 也反映了中国文化在欧洲的命运变迁。 十七八世

纪, 孔子是欧洲知识精英尊崇的偶像, 而到了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上半叶, 孔子在欧洲的地位下降,
只要别人攻击你是 “孔夫子式的博学冶, 那么, 你就类似于鲁迅笔下孔乙己式的老学究或 “糊涂虫冶
了。 黑格尔对孔子的讥讽可谓一针见血: “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 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
那倒是更好的事。冶虞 黑格尔死后仅仅 9 年, 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 中国惨败, 从此沦为西方列

强的半殖民地。 在这种大历史背景下, 在弱肉强食的动物法则驱使下的欧洲人, 谁还会去美化自己

的手下败将呢?
然而, 二百年来中学西传对欧洲思想界的影响, 其流韵余风不是一日之内能够挥之而去的。 当

马克思提到 “完善的中国人 (孔子) 才是共产主义者冶 时, 那又是一番景象了。 在 《德意志意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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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 中, 马克思恩格斯引用了杰出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卡贝 (Cabet) 的一段话就非常有

意思: “你们这些反对集体制的人……就让我在你们面前询问一下历史以及所有的哲学家吧: 请听!
我不来对你们谈及许多实行过财产共有制的古代民族! 也不来谈及希伯来人……埃及的祭司、 米诺

斯……莱喀古士和毕达哥拉斯……孔夫子和琐罗斯德, 最后两人之中, 前者在中国宣布了这个原则

(共产主义———引者注), 后者在波斯宣布了这个原则。冶淤 这段话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欧洲思想界对孔

子和中国儒家思想的认知。
在 16—18 世纪的 “中国风冶 中, 孔子被看成自然神论的唯物主义者和共产主义 ( “大同主义冶)

的思想先驱以及绝顶聪明的古代智者, 孔子在当时欧洲人的心目中, 是一位伟大的启蒙者, 其地位

不是我们今天所能想象的, 正如伏尔泰所说, 甚至在欧洲城乡的一些大路口, 也可以看到树立着孔

子的语录牌。 法国耶稣会士李明曾于 1700 年在巴黎出版了书信集, 其中收录了孔子的一些故事和体

现其道德原则的格言。
银: 也就是说, 在 18 世纪 “中国热冶 前后, 欧洲人对孔子的评价是褒贬相异的。
荫: 是的。 “中国热冶 退潮之后, 在德国思想界出现了一个反莱布尼茨与沃尔夫 “独断论冶 的

逆向潮流。 然而在青年黑格尔派中, 孔子仍然有相当的声望, 我们从马克思恩格斯批判施蒂纳的

《唯一者及其所有物》 是 “从中国人 (孔夫子) 那里剽窃来的 ‘天梯爷冶 的讥讽言辞中, 可清晰地

看到这一点。 马克思恩格斯 1850 年合写过一篇 《国际述评》, 在这篇述评中他们认为, 中国的社会

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就如同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 两者之间具有共同之点。 这句话透露出

的重要信息是: 这两位思想家曾经认真研究和比较过中国儒家空想社会主义与 19 世纪欧洲空想社会

主义之间的异同, 也认真研究和比较过中国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异同, 否则他们不可能得出上

述结论。
认为黑格尔哲学与中国哲学具有相似和相通之处,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并非孤证, 实际上

他们早就注意到这种现象了。 如 1839 年 12 月 9 日, 恩格斯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 “现代泛神

论, 也就是说, 黑格尔, 在中国人 (孔夫子) 和袄教徒那里已经可以找到, 除此之外, 它在加尔文

与之斗争过的自由思想家宗派中也明显地表现出来。冶于 黑格尔的 “神冶 就是 “绝对理念冶, 中国哲

学的 “神冶 就是 “太极冶, 而袄教即指琐罗亚斯德教, 它奉 “火、 气、 水、 土冶 四元素为 “神冶,
这三派哲学的 “理性冶 实体和具体的物质实体都相异于基督教的人格神。

银: 这样说, 马克思恩格斯关注和研究过中国哲学?
荫: 这是肯定的。 从莱布尼茨、 沃尔夫开始, 德国学界就有研读中国哲学的传统。 马克思对中

国哲学也很了解, 如 1842 年马克思在批评德国的书报检查制度和 《国家报》 时, 透露了他曾经研

究过 《周易》 及其卦爻的信息。 他写道: “书报检查官涂改时画的叉叉杠杆之对出版物, 正如中国

人 (孔夫子) 的直线———八卦———之对思维。 检查官的八卦是著作的各种范畴; 而范畴, 大家知

道, 这是多样的内容中本质的典型的东西。冶盂 这至少表明马克思已经了解到, 八卦的两个根本对立

的爻画阳 (—) 与阴 (- -) 体现了中国人思维中的阴阳辩证法。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 马克思在批

判普鲁士的 “书报检查制度冶 时却赞扬了中国, 他说: “我们不要那种恶劣的书报检查制度, 因为

甚至你们自己也不相信它是十全十美的, 请给我们 (这只要你们命令一声就够了) 一种完善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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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 这种报刊的原型好几个世纪以来就一直在中国存在了。冶淤 好几个世纪前中国就存在着一种被马

克思认作 “完善的报刊冶 的 “原型冶 ———这只能是莱布尼茨眼中理想化的文化中国形象!
马克思于 1853 年 5 月撰写了一篇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 的时政评论文章, 文中分析了中国太

平军起义的原因和性质, 指出中国事变对欧洲经济和政治发展将会产生影响, 但马克思劈头却提到

了黑格尔, 他说: “有一个爱好虚构的思辨体系, 但思想极其深刻的研究人类发展基本原则的学者

一向认为, 自然界的基本奥秘之一, 就是他所说的对立统一 [contact of extremes] 规律。 在他看来,
‘两极相逢爷 这个习俗用话是伟大而不可移易的适用于生活一切方面的真理, 是哲学家不能漠视的

定理, 就像天文学家不能漠视刻卜勒的定律或牛顿的伟大发现一样。 ‘对立统一爷 是否就是这样一

个万应的原则, 这一点可以从中国革命对文明世界很可能发生的影响中得到明显的例证。冶于 在谈到

中国与欧洲的关系以及中国革命对欧洲革命可能产生的影响及结果时, 马克思首先想到了 “两极相

逢冶 和黑格尔的 “对立统一规律冶 这一哲学问题, 而且认为中国的革命将会验证这一规律。 这段话

反映了在马克思的思考中: 中国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两者不仅在泛神论上具有 “共同之点冶, 而且在

辩证法上也有 “共同之点冶。
银: 19 世纪下半叶, 欧洲存在一种现象, 只有去贬抑中国, 才属于 “政治正确冶。 在这种情况

下, 马克思还关注和重视中国文化吗?
荫: 其实, 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和中国文化也是熟知的。 例如, 他们在其著述中写到了中国的

生丝、 茶叶、 瓷器、 万里长城, 等等。 如: “至于茶叶, 大家都知道, 由于中国革命和与之相联系

的商业混乱, 出现了投机性的需求。冶盂 “官僚机构曾经在自己和公众之间建立过一座像中国的万里

长城那样的长城。冶榆 马克思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 中还用了不无文学意味的笔墨描写道: “在伦敦

最热闹的大街上, 商店鳞次栉比, 橱窗中陈列的世界各地的财富琳琅满目, 有印度披肩、 美国手枪、
中国瓷器、 巴黎胸衣、 俄国毛皮、 热带香料; 但这一切娱世物品, 额上都贴着决定命运的白标签,
上面写着阿拉伯数码和简写字……这就是商品出现在流通中的景象。冶虞 在马克思的笔下, 甚至连中

国的木偶戏都被描绘得栩栩如生, 这说明他对中国的一切都不陌生。
即使在 1840 年之后西方普遍贬损中国文化的情况下, 马克思仍然对中国文明的贡献给予充分肯

定和高度评价。 譬如, 对源于中国的 “三大发明冶, 马克思写道: “火药、 指南针、 印刷术———这是

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 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 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

民地, 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工具, 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 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

最强大的杠杆。冶愚

二、 马克思眼里的中国人和中国政体

银: 黑格尔曾说中国是 “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冶舆, 马克思

也说中国是 “活化石冶 “木乃伊冶 “僵死不动的东西冶。 那么, 两者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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荫: 在黑格尔的批评言词中我们明显地可以发现有孟德斯鸠、 康德以及 《马戛尔尼使华录》 影

响的痕迹。 马克思虽然也受到那个时代西方对中国负面评价的影响, 但马克思是基于历史发展的客

观性原理来认识中国的, 他研究中国的目的旨在探索不同人类共同体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 以丰富

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理论。 为此, 他阅读了麦克-库洛赫、 克列姆、 贝尔尼埃、 萨尔梯柯夫等人的

作品以及其他一些有关印度和中国的历史、 经济方面的著作, 并作了摘录。
自 1850 年中国爆发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开始, 马克思对中国事变就一直密切关注, 除了与恩格斯

合作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时局的专论和评述之外, 他还多次特意向恩格斯索要关于中国的资料并

一再嘱托恩格斯务必撰写有关中国的文章。 马克思一方面从同时代人的著述和当时报刊中获得有关

中国的现实状况和知识, 另一方面欧洲 18 世纪的思想家乃至古代的先贤们有关东方社会的见解也在

他的考察范围之内。
银: 看来, 马克思是从他所处的时代来看待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 进而寻求认识人类社会发展

的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
荫: 是的。 18 世纪以前的欧洲思想家大都对中国持羡慕态度, 认为中国是一个文明程度超过欧

洲的东方帝国和文明古国, 希望从中国文明中吸取养料。 由于 18 世纪的欧洲发生了历史性的社会变

革, 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即 “双元革命冶 获得了成功,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式驶入了历史轨

道, 加之中国国势日衰, 至 19 世纪中期欧洲西方中心主义开始流行。
黑格尔在 《历史哲学》 中认为, 中国政体纯粹是建筑在一种道德的结合上, 国家的特性便是客

观的 “家庭孝敬冶; 中国人把自己看作属于他们家庭的而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 皇帝是中国这个政

治大家庭 (国家) 的最高主宰: “在国家之内, 他们一样缺少独立人格; 因为国家内大家长的关系

最为显著, 皇帝犹如严父, 为政府的基础, 治理国家的一切部门。冶淤 他断言: 在东方只有 “一个

人冶 (皇帝) 是自由的, 其余的人都没有自由; 在希腊和罗马, “有些人冶 是自由的, 另一些人没有

自由; 在日耳曼人的欧洲, “全体人冶 是自由的, 没有人没有自由。 他进而指出: 第一种形式是专

制政体, 第二种形式是民主政体和贵族政权, 第三种形式是君主政体———即普鲁士的国家政体。 黑

格尔美化日耳曼人的国家政体是通过贬低东方的 “专制主义冶 来表达的。
银: 黑格尔年轻时 “中国风冶 流行, 到了他的晚年, “中国风冶 已经式微。 您在一本书中曾说

马克思家庭中也流行 “中国风冶, 这是真的吗?
荫: 当然是真的。 与黑格尔不同, 马克思给予中国皇帝以特殊的敬重, 因为 “中国风冶 中盛传

中国是一个由 “哲学家当王冶 的国度。 如, 马克思就认为中国皇帝是天朝帝国 “唯一的政治人物冶,
是土地的最高所有者, “通常被尊为全国的君父冶, 是最 “高贵的中国人冶。 他的大女儿小燕妮在家

中有两个绰号, 一曰 “中国皇帝冶, 二曰 “高贵的中国人冶。 他的小女儿爱琳娜在家里也被戏称为

“中国皇太子古古冶, 马克思给她写信就称为 “我亲爱的小古古冶。 马克思为自己两个心爱的女儿都

起了跟中国皇帝、 “中国人冶 有关的绰号, 这是耐人寻味的。 不管怎么说, 既然是爱称, 至少不应

该从贬义上去解读。
启蒙时代欧洲推崇清朝的康熙大帝为 “哲学王冶, 黑格尔一度对中国皇帝也表达过尊崇。 他说:

“天子是一国之主, 所以他们的行为举止都应该做老百姓的榜样……因此, 中国能够得到最伟大、
最优秀的执政者。 ‘所罗门的智慧爷 这句话可以用在他们身上……关于君主和君主教育的理想不知

有多少, 这一切理想都在中国实现了。冶 “天子的行为举止, 据说是最高度地简单、 自然、 高贵和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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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人情的。 他在言行上都没有一种骄傲的沉默或者可憎的自大, 他在生活中, 时刻意识到他自己的

尊严, 而对于他从小就经过训练必须遵守的皇帝义务, 他随时要加以执行。 除掉皇帝的尊严以外,
中国臣民中可以说没有特殊阶级, 没有贵族……其余的人都是人人一律平等, 只有才能胜任的人得

以做行政官吏, 因此, 国家公职都由有才智和学问的人充当。冶 “在中国……任何人都能够在政府中

取得高位, 只要他具有才能。冶淤 黑格尔赞赏中国皇帝和中国官吏制度是一种贤君政治, 同时又指出

这种体制实际上就是 “大家长制的专制政体冶。
马克思也说, 在中国, “就像皇帝通常被尊为全国的君父一样, 皇帝的每一个官吏也都在他所

管辖的地区内看作这种父权的代表冶, “家长制的权力冶 是 “这个广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的唯一的

精神联系冶于。 黑格尔通过对比中国美化普鲁士国家制度, 而马克思则通过批判中国, 最后把矛头对

准了普鲁士国家制度。
银: 也就是说, 黑格尔用中国的 “专制政体冶 来衬托普鲁士的君主政体, 证明 “每个人都自

由冶 “没有人不自由冶, 而马克思则认为普鲁士同样是不自由的专制政体。
荫: 这正是马克思与黑格尔的不同之处。 最早把中国政体定义为 “专制政体冶 者是孟德斯鸠。

孟德斯鸠曾区别了三种政体, 即民主政体、 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 认为民主政体的原则是品德, 君

主政体的原则是荣誉, 专制政体的原则是畏惧。 他在 《论法的精神》 的 “中华帝国冶 一节中, 指出

中国的政体原则是 “畏惧、 荣誉和品德兼而有之冶, 即兼有 “君主制冶 “家长制冶 “专制政体冶 的共

同本质。
马克思不同意孟德斯鸠关于 “君主政体的原则是荣誉冶 的说法, 指出: “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

就是轻视人类, 使人不成其为人……专制君主总把人看得很下贱。冶 “专制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

轻视人, 蔑视人, 使人不成其为人……哪里君主制的原则是天经地义的, 哪里就根本没有人了。冶
君主专制形成一套完备的专制机制和庞大的官僚队伍, 实行着 “家长制权力冶 的统治。 马克思不同

意黑格尔的普鲁士国家全体人都是自由的说法, 他认定普鲁士国家也是一个专制政体, 这个政体的

功能就是 “管理那些除了自己国王的专横外从不知道其他任何法律的人民冶盂。 马克思指出: “事实

上, 在普鲁士, 国王就是整个制度; 在那里, 国王是唯一的政治人物。 总之, 一切制度都由他一个

人决定。冶榆

银: 专制政体一般以皇帝为中心, 后边跟随一群臣僚。 那么, 马克思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官吏们

或者说中国的官僚体制的呢?
荫: 官僚制度本是中国隋唐时期在政治体制上的一个创举, 18 世纪之后近代欧洲的文官制度是

从中国学习借鉴的。 19 世纪, 英国的文官制度方兴未艾, 而中国的官僚体制却日益保守、 腐败。 不

过, 即使在中国的君主专制政体下, 从来也不乏能臣干吏。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笔下有四位值得称道

的中国官员, 他们是嘉庆进士太常寺少卿许乃济、 钦差大臣两广总督林则徐、 道光进士户部右侍郎

王茂荫和两广总督叶名琛。
关于许乃济, 马克思在 《鸦片贸易史》 中介绍道: “中国最有名的政治家之一许乃济, 曾提议

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并从中取利; 但是经过帝国全体高级官吏一年多的全面讨论, 中国政府决定:
‘这种万恶贸易毒害人民, 不得开禁。爷 早在 1830 年, 如果征收 25% 的关税, 就会使国库得到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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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美元的收入, 而在 1837 年, 会使收入增加一倍。冶淤 林则徐是鸦片战争的中方代表人物, 也是中

国近代史上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 马克思在其著作里为这位历史人物郑重地记载了一笔: “中国政

府在 1837 年、 1838 年和 1839 年采取的非常措施———这些措施的最高潮是钦差大臣林则徐到达广州

和按照他的命令没收、 销毁走私鸦片———提供了第一次英中战争的借口, 这次战争带来的后果就是:
中国发生了起义。冶于

马克思在 《资本论》 第一卷注 83 中写到了该书中唯一的中国人———安徽歙县人王茂荫: “清朝

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大胆地给天子上了一个奏折, 暗示宜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钱庄钞票。 在 1854
年 4 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 他受到严厉指责。 他是否因此还受到笞刑, 不得而知。冶盂 王茂荫的货币

改革方案, 体现了反对通货膨胀的精神。 事实上, 在清政府已经完全腐朽的社会经济体制中, 不可

能出现健全的财政状况的。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主持广州战事的两广总督叶铭琛受到了马克思的高

度好评, 在 《英人在华的残暴行为》 中马克思这样说: “叶总督有礼貌地、 心平气和地答复了激动

的年轻英国领事的蛮横要求……海军上将态度专横, 大肆恫吓, 中国官吏则心平气和、 冷静沉着,
彬彬有礼。冶榆

在 《英中冲突》 一文中, 马克思详细描述了叶铭琛同英国领事巴夏礼就 “亚罗号冶 事件交涉的

经过, 称赞 “这个中国人的雄辩把全部问题解决得实在彻底———显然无懈可击冶虞。 从中我们可以看

到马克思的感情倾向和鲜明立场。 然而, 这四位有才能的中国官吏最终结局都非常悲惨, 它从另一

个侧面反衬出清政府的腐朽昏暗已到了沉疴难医的地步: “这个帝国是如此衰弱, 如此摇摇欲坠,
它甚至没有力量来度过人民革命的危机, 因为连激烈爆发的起义也会在这个帝国内变成慢性而且显

然是不治的病症; 这个帝国是如此腐化, 它已经既不能够驾驭自己的人民, 也不能够抵抗外国的侵

略。冶愚 马克思对当时中国政治状态的分析和判断是何等深刻而正确!
银: 除皇帝和官吏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类型的中国人进入马克思的视野?
荫: 有的, 还有最普通的中国人。 譬如, 中国的战士和中国的劳动者———农民。 针对两次鸦片

战争, 马克思一方面谴责英国人的兽行, 指出他们 “欺凌性情柔弱的中国人冶, 发动 “极端不义的

战争冶, 另一方面热情赞扬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 马克思恩格斯笔下的中国战士不仅勇敢, 而且

视死如归。 如写到镇江保卫战: “中国军队无论军事技术怎样差, 却绝不缺乏勇敢和锐气。 这些中

国人总共只有 1500 人, 但殊死奋战, 直到最后一人。冶舆 “鸦片战争时燃起的仇英火种, 爆发成了任

何和平和友好的表示都未能扑灭的愤怒烈火。冶余 他们还指出, 中国的军人在抗英战争中不断积累经

验, 擅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他们写道: “那一次战争的经验, 中国人是不会白白忘记的。
不久以前在珠江的军事行动中, 中国人在炮兵射击和防御方法上技术大有进步, 以致使人怀疑在中

国军队中是否有欧洲人。 在一切实际事务中———而战争就是极其实际的———中国人远胜过一切东方

人, 因此毫无疑问, 英国人定会发现中国人在军事上是自己的高材生。冶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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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的笔下, 中国农民 “是庄稼汉又兼工业生产者冶, 过着 “闭关自守与文明世界隔绝的

状态冶 的生活, 他们 “和平怕事冶 “勤劳而节俭冶。 马克思在 《对华贸易》 一文中引用了米契尔的

记载和额尔金勋爵的叙述来描述中国农民: 中国农民一般说来是过着丰衣足食和心满意足的生活,
他们大部分拥有极有限地从皇帝那里得来的完全私有的土地, 每年须缴纳一定的不算过高的税金;
这些有利情况, 再加上他们特别刻苦耐劳, 就能充分供应他们衣食方面的简单需要。 农民一方面耕

种土地, 收取粮食; 另一方面一年到头一有可利用的空余时间就利用家庭工业生产一些有用的东西,
如纺纱织布, 等等。 中国有 9 / 10 的人都穿这种手织的衣料, 其质地各不相同, 从最粗的粗棉布到最

细的本色布都有, 全都是农家生产出来的, 生产者所用的成本简直只有原料的价值, 或者毋宁说只

有他交换原料所用的自家生产的糖的价值。 自给之余的东西便拿到附近城镇上去卖, 以便买回自己

不生产的其他生活资料。 每一个富裕的家庭都有织布机, 世界各国也许只有中国有这个特点。 “中
国人的习惯是这样节俭、 这样因循守旧, 甚至他们穿的衣服都完全是以前他们祖先所穿过的。 这就

是说, 他们除了必不可少的东西外, 不论卖给他们的东西多么便宜, 他们一概不需要。冶 “一个靠劳

动为生的中国人, 一件新衣至少要穿上三年。冶淤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马克思对中国社会结构和中国

广大农村真实生活了解之细。 他认为: 中国封建社会小农经济的主体是租佃农和自耕农两类, 粮食

和纺织品的生产是支撑中国封建经济的两项大宗, 也是中国传统社会男耕女织的家庭经济得以世代

延续的动力。
银: 除农民之外, “中国苦力冶 究竟指的是何种群体? 他们与欧洲的 “无产阶级冶 有何不同?
荫: 马克思恩格斯著述中所称的 “中国苦力冶 实际上指的就是那些被招募而来的海外华工, 他

们或因生活所迫或被拐卖到国外谋生, 大都是来自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 马克思

恩格斯称其为 “自由工人的奴隶冶, 是世界上最便宜的劳动力, 三个中国工人的劳动力价格只抵得

上一个美国工人的劳动力价格。 这些苦力具有中国农民勤劳节俭的特性, 特别能吃苦耐劳, 又聪明

灵巧, 因此能胜任许多欧美工人难以胜任的工作, 而且效率很高, 这一点已被横贯美国东西大动脉

的铁路铺设工程所证实。 然而, 恩格斯在 1894 年 11 月 12 日给马克思的二女儿劳拉·法拉格的信中

说: “中国人的竞争一旦成为群众性的, 那么这种竞争无论在你们那里或在我们这里都会迅速地极

端尖锐化, 这样一来, 资本主义征服中国的同时也就会对欧洲和美洲的资本主义的崩溃起推动作

用。冶于 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来看, 中国苦力并不属于近代产业无产阶级的范畴, 只是中国传统农

民的海外移民劳力。 恩格斯甚至还预测到将有一个中国人向世界各地的移民浪潮, “如果到那时欧

洲的生产方式还没有变革, 那就无可避免地要发生变革了冶盂。

三、 马克思是西方中心主义者吗?

银: 张老师, 您用了大量马克思本人的著述和其他相关西方学者的著作中的原话作为第一手材

料, 十分生动、 形象、 真实地再现了马克思的中国观。 有人说, 马克思与黑格尔一样, 也是一位西

方中心主义者, 您怎样看待这一问题?
荫: 你提出的这个问题非常尖锐, 有必要加以澄清。 毋庸讳言, 国内外学术界确有人把马克思

归于西方中心主义者, 如著名的德国学者弗兰克在 《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 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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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就认为, 从 15 世纪的航海大发现直到 18 世纪末工业革命之前, 全世界是亚洲时代, 而一向被西

方主义者视为世界体系 “中心冶 的欧洲却在很长时间里实际上只是世界经济的一个次要的和边缘的

部分。 弗兰克认为, 即使像马克思这样的伟人都没有意识到亚洲的中心地位, 马克思没有超脱出欧

洲中心主义的窠臼, 他也是在 “欧洲路灯冶 下面来看待东方社会的。 例如, 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

几个阶段论, “都是以欧洲为起点冶 的淤。 他还明确指出: “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史表面上似乎别开生

面, 但它同样甚至更是以欧洲为中心。 因此, 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史学家也在欧洲内部寻找 ‘西方的

兴起爷 和 ‘资本主义的发展爷 的根源。冶于 在他看来,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作的一般性阐述中含有强

烈的 “欧洲中心论冶 倾向。
银: 我们在分析弗兰克等人这些观点时, 有一个前提, 就是要先弄清什么是西方中心主义。
荫: 是的, 在分析这一问题之前, 我们有必要搞清什么叫作 “西方中心主义冶。 西方中心主义

必须具备三个理论特征: 一是认为西方 (特指西欧, 当代美国文明只是西欧文明的拓展) 不仅现在

是世界的中心, 过去一直是、 将来永远是世界的中心; 二是西方主义具有白人至上主义的理论特征,
认为白人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等日耳曼各部族高于和优于一切其他民族, 他们创立了可以称为

最高标准的近现代文明体系; 三是鉴于上述两点, 西方主义是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面罩和外套,
其骨子里不仅认为西方是世界的中心, 还主张由白种人统治全世界。 如果我们从这种典型的西方主

义来看, 不仅马克思不是西方中心主义者, 连黑格尔的西方中心主义都要大打折扣。
黑格尔虽然有着西方中心主义情结, 但黑格尔明确表示西方并非一直是世界的中心, 他曾经宣

称文明的太阳 “从东方升起冶, 东方曾经领先于西方。 黑格尔认为文明的中心不是固定不变的, 而

是有阶段性的, 世界历史的演进按照从东方世界 (人类幼年时代), 到希腊世界 (人类青年时代),
再到罗马世界 (人类壮年时代), 最后到日耳曼世界 (人类老年时代) ———四个阶段依次递进, 太

阳由东方向西方运行。 只是当 “太阳升到日耳曼的上空冶 时, 西方文明才大放光明, 西方才可以称

得上是世界的中心。 可见, 黑格尔的历史观是发展的、 辩证的, 黑格尔的西方主义只是狭义的、 特

定历史阶段的西方中心论。
银: 请您具体说明为什么马克思不是西方中心主义者?
荫: 马克思无疑受到过黑格尔的影响, 但最终却批判和超越了黑格尔, 因而马克思绝不是一个

西方中心主义者。
第一, 作为共产主义的革命导师, 马克思恩格斯把无产阶级的利益看成超越民族利益之上的,

如他们在 《共产党宣言》 中申明: “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 共产党人特别重视和坚持整个无产阶

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冶盂

第二, 马克思对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居领先地位的论述基于他的世界历史理论, 马克思恩格

斯在 《共产党宣言》 中指出, 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 它使未开化和半

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 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 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这是

对工业化之后世界历史的一种总体性格局的客观描述, 也是对普遍历史规律的揭示, 并没有暗示西

方必然是世界的中心。
相反, 马克思恩格斯于 1850 年在他们共同发表的 《国际述评 (一)》 一文中明确指出: 世界经济

贸易文化中心由古代的地中海沿岸向近代北大西洋东岸再向北大西洋西岸进而向太平洋沿岸转移,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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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发展的周期性, 世界没有永恒不变的中心。 “再过几年, 在我们面前将会出现一条固定航线, 从

英国通往查理斯, 从查理斯和旧金山通往悉尼、 广州和新加坡……这样, 太平洋就会像大西洋在现代,
地中海在古代和中世纪一样, 起着伟大的世界交通航线的作用; 大西洋的作用将会降低, 而像现在的

地中海一样成为内海。冶淤 如今, 马克思恩格斯的预言已变为现实, 欧洲中心正在成为过去式。
第三, 如果说黑格尔出于日耳曼民族的优越感, 把日耳曼人的某些品质在抽象层面上刻意拔高

的话, 马克思则恰恰相反, 作为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思想导师, 他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历

来持有一种批判态度。 如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武器尖锐地批判了唯心主义的德国民族优

越论, 指出: “古往今来每个民族都在某些方面优越于其他民族。冶 这是说, 每一个民族包括东方民

族都有其他民族不具备的优点, 而德国民族 “踌躇满志地把自己摆在各民族之上并期待着各民族匍

匐于自己脚下乞求指点迷津的批判, 正是通过这种漫画般的、 基督教德意志的唯心主义, 证明它依

然深深地陷在德国民族性的泥坑里冶于。 马克思这种批判西方民族优越论的观点, 都与西方中心主义

的立场针锋相对。
另外, 正像对 “亚细亚生产方式冶 和 “跨越卡夫丁峡谷冶 理论的阐发一样, 马克思没有排除一

般现象和一般规律之外特殊现象和特殊规律的存在。 从 19 世纪 50 年代开始, 马克思开始关注中国、
印度、 波斯、 土耳其、 俄罗斯等国家不同于西欧封建领主制的乡村土地制度和共同体的特殊问题,
认为东西方不仅经济制度不同, 政治制度也不同。 马克思指出: 东西方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 当西

欧进入工业化社会之后, 而古老的东方社会却停滞不前。 所谓 “跨越卡夫丁峡谷冶, 就是马克思试

图探索东方社会在不具备西方社会条件下, 根据东方的特殊情况进入社会主义的途径。
银: 在中英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期间, 马克思恩格斯旗帜鲜明地展示了他们的

政治立场, 这是否也表明他们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者的视野, 对中国以及其他东方民族历史命运表

示深切同情和高度关注?
荫: 这是毋庸置疑的。 马克思恩格斯以极大的热情关注中国、 研究中国, 其对中华民族的同情、

厚望和期待溢于言表, 贯穿于字里行间。 他们指责英国发动的是一场 “海盗式冶 的侵略战争———
“英国的仁慈强迫中国进行正式的鸦片贸易, 用大炮轰开了万里长城, 以武力打开了天朝同尘世往

来的大门冶盂。 他们立场鲜明地声援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谴责英国殖民主义者在中国的暴行, 指

出 “英国人控告中国人一桩, 中国至少可以控告英国人九十九桩冶。 “我们不要像道貌岸然的英国报

刊那样从道德方面指责中国人的可怕暴行, 最好承认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 这是保存中华民

族的人民战争冶, “虽然你可以说, 这场战争充满这个民族的目空一切的偏见、 愚蠢的行动、 饱学的

愚昧和迂腐的野蛮, 但它终究是人民战争冶榆。 他们还揭露沙俄对中国东北广大领土的侵吞, 在道义

上声援了当时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人民。
对待重大历史事件, 马克思恩格斯总是基于唯物史观, 以实践和社会现实为依据来探索历史发展

的客观规律和主观要素, 力图总结出科学判断。 例如, 太平天国革命初期, 马克思曾把太平天国运动

看成一场改变中国封建性质的民主革命, 然而到了太平天国后期, 当他看到了这场运动与传统的农民

起义并没有什么根本不同时, 马克思又写道: “实际上, 在这次中国革命中奇异的只是它的体现者。 除

了改朝换代以外, 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的全部使命, 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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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与停滞腐朽对立, 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冶淤 事实正是这样, 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没

有等革命最后成功, 就迫不及待地龙袍加身, 躲进了高墙深院, 过上了三宫六院的帝王生活。 这种没

有远大政治目标和崇高革命纲领的运动, 无法跳出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起义改朝换代的 “周期率冶。
银: 张老师, 您的谈话使我们明白了马克思的中国观是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理论中的一个不可

或缺的组成部分。 那么, 作为当时东方社会 “活标本冶 的中国, 马克思寄予一种什么样的期望呢?
荫: 马克思对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具有很高的期望值。 1853 年, 正当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的高

潮之际, 马克思撰写了 《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 他在这篇文章中经过深刻分析之后得出结论说,
中国的革命将要影响英国, 并通过英国影响全欧洲。 他认为, 中国的起义缩小了英国商品在中国的

市场, 而商品市场的缩小将加速工业危机的到来。 马克思在强调中国革命的国际意义时写道: “中
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 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 这个普遍危

机一旦扩展到国外, 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冶于 直到 1856 年, 马克思仍然认为,
“断定这次中国革命对欧洲的影响一定比俄国的所有战争、 意大利的宣言和欧洲大陆上的秘密社团

所起的影响大得多冶盂。 马克思关于欧洲和东方的革命运动互相联系、 互相影响的结论对于研究殖民

地革命问题有极重要的意义, 列宁在 《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 一文中更以中国的民主革命为例

来阐明这一论点。
如果让历史的车轮从今天退回到 19 世纪的欧洲, 即马克思生活的时代, 当时西方中心主义如日

中天———用黑格尔的话说, 就是文明的太阳正照耀在日耳曼人的上空。 1793 年, 《马戛尔尼使团使

华观感》 在西方出版流传, 书中认定中国已经变成了一艘 “永远不能修复冶 的 “破败不堪的旧船冶。
1840 年的中英鸦片战争, 其结果证明了马戛尔尼所言不虚。 16 世纪以前古代中国的光彩不再, 这促

使西方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美化中国到抹黑中国。
正是在 “西方中心主义冶 这一点上, 马克思恩格斯超越了他们的那个时代, 作为无产阶级的革

命导师, 他们的科学观点不仅建立在对东方社会长期不懈地进行科学研究的坚实基石上, 而且还表

现在他们对中国社会未来走向的预言上。 如他们断言, 中国闭关锁国、 停滞不前的封建专制政体必

将解体, 中国的民主革命将会影响到欧洲的变革, 中国会对世界革命作出先导性的贡献。 马克思预

言, 有那么一天, “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 最后到达万里长城, 到达最

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 那么他们说不定会看见这样的字样: 中华共和国———自由, 平等, 博

爱冶榆。 事实表明, 中国历史的发展跟马克思的预言若合符节, 在恩格斯逝世 16 年之后, 孙中山领

导的辛亥革命取得了成功, 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 “中华民国冶。 又过了

38 年,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 诞生了以马克思主义立国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 如今已经走过了 70 年光辉灿烂的道路。 当代中国, 正像英国著名学者汤因比在 20 世纪的预言

的那样: 21 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 也必然是中华民族全面复兴和腾飞的世纪。 我们必将以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辉煌成果, 告慰马克思的在天之灵!

(编辑: 汪世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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